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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從
集
郵
開
始
，
後
來
由
於
熱
衷
旅

遊
，
於
是
又
開
始
收
集
外
國
的
錢

幣
、
鈔
票
、
紀
念
章
，
有
特
色
的
旅

遊
商
品
，
總
之
，
收
集
的
東
西
很

雜
，
我
又
沒
有
時
間
整
理
，
現
在
年

紀
老
去
，
又
力
不
從
心
，
所
以
收
集
品
堆

滿
書
房
和
客
廳
，
以
至
辦
公
室
。

鈔
票
和
錢
幣
是
到
每
一
個
旅
遊
國
家
都

收
集
一
些
，
當
然
要
的
是
簇
新
的
紙
幣
和

較
新
的
錢
幣
，
有
的
地
方
的
貨
幣
不
值

錢
，
如
南
美
洲
的
巴
西
，
東
南
亞
的
緬

甸
，
可
以
收
集
到
一
整
叠
未
開
封
的
。
有

的
地
方
的
輔
幣
是
金
澄
澄
的
銅
合
金
，
新

的
看
起
來
像
金
幣
，
十
分
可
愛
，
可
惜
經

年
累
月
，
便
會
變
色
。

有
的
舊
的
紙
面
值
的
人
民
幣
，
據
說
很

值
錢
，
我
也
收
集
有
一
些
，
並
沒
有
認
真

去
核
對
。

除
了
錢
幣
紙
幣
之
外
，
其
他
的
旅
遊
紀
念
品
都
收

得
很
蕪
雜
。
我
去
過
六
十
幾
個
國
家
逾
百
餘
次
，
在

內
地
旅
行
更
達
數
百
次
，
看
到
一
些
玩
意
兒
，
有
時

就
買
上
好
幾
件
，
回
來
或
贈
送
親
友
和
同
事
，
但
有

的
人
卻
興
趣
不
大
，
倒
是
送
他
點
外
地
土
產
食
物
反

而
高
興
。
因
為
有
的
人
沒
有
收
集
的
興
趣
，
一
件
千

里
迢
迢
帶
回
來
的
紀
念
品
，
他
們
都
認
為
得
物
無
所

用
，
丟
在
一
旁
算
了
，
所
以
現
在
我
還
有
不
少
旅
遊

紀
念
品
是
送
不
出
去
的
。

但
有
些
紀
念
品
是
較
名
貴
的
，
如
到
維
也
納
，
或

者
在
迪
拜
的
免
稅
店
，
都
有
一
些
鵝
嘜
的
水
晶
小
擺

設
是
人
見
人
愛
的
，
這
些
水
晶
，
我
也
購
買
一
些
，

體
積
小
，
容
易
攜
帶
，
但
都
是
留
作
自
己
欣
賞
，
並

不
送
人
的
。

還
有
一
些
舊
書
報
，
我
也
喜
歡
收
集
，
如
一
些
雜

誌
的
創
刊
號
，
內
地
著
名
的
政
論
雜
誌
︽
紅
旗
︾

︵
現
已
停
刊
︶
，
最
大
的
文
藝
刊
物
︽
收
穫
︾
，
還

有
若
干
雜
誌
的
創
刊
號
，
我
都
藏
有
。
每
年
香
港

︽
文
匯
報
︾
的
國
慶
日
報
紙
，
我
也
留
着
。

這
種
相
當
蕪
雜
的
收
藏
，
變
成
一
種
負
擔
，
日
子

長
了
，
收
藏
品
越
來
越
多
，
待
要
清
理
，
又
有﹁
棄

之
可
惜﹂
之
感
。
覺
得
這
些
古
董
，
已
經
留
了
這
麼

久
，
也
許
用
在
一
朝
。
但
東
西
太
多
，
奈
何
！

（
收
藏
下
）

收藏變負擔

在
宜
蘭
百
果
樹
紅
磚
屋

逗
留
二
句
鐘
，
再
翻
閱
黃

春
明
贈
送
的
︽
九
彎
十
八

拐
︾
月
刊
，
別
有
一
番
滋

味
在
心
頭
。

我
長
年
在
香
港
推
廣
文
學
，

從
編
文
學
雜
誌
、
組
織
文
學
團

體
到
舉
辦
文
學
活
動
，
其
間
的

心
情
正
如
五
味
子
︱
苦
辣
酸
辛

滋
味
嘗
到
不
少
，
甜
頭
只
是
在

苦
盡
後
的
那
麼
一
丁
點
兒
，
甚

至
是
零
。

難
得
的
是
春
明
自
得
其
樂
，

只
問
耕
耘
，
不
問
收
穫
！

相
對
香
港
，
台
灣
當
局
和
民

間
對
文
學
也
是
相
對
的
重
視
。

首
先
是
宜
蘭
政
府
願
意
無
償

地
提
供
一
個
文
化
園
地
︱
紅
磚

屋
給
黃
春
明
做
文
化
活
動
，
此

外
，
也
願
意
就
文
化
活
動
給
予

大
力
的
支
持
和
方
便
。

在
香
港
是
適
得
其
反
的
。

還
有
，
台
灣
民
間
社
會
包
括
傳
媒
對
作

家
是
相
對
尊
重
和
厚
待
的
，
作
家
在
社
會

地
位
也
是
相
對
崇
高
，
在
台
灣
，
作
家
到

處
受
歡
迎
，
與
對
岸
大
陸
一
樣
。

詩
人
周
夢
蝶
去
世
，
台
灣
的
主
流
報
章

都
以
大
篇
幅
報
道
，
︽
聯
合
報
︾
和
︽
中

國
時
報
︾
都
做
了
頭
條
，
可
見
其
概
！

香
港
較
早
逝
世
的
名
小
說
家
舒
巷
城
、

詩
人
何
達
都
是
死
得
無
聲
無
息
，
香
港
的

傳
媒
麻
木
兼
漠
視
，
連
報
端
一
角
消
息
都

欠
奉
，
可
見
其
餘
！

說
香
港
是
文
化
沙
漠
，
並
沒
有
錯
，
那

是
指
像
沙
漠
一
樣
的
乾
涸
粗
礪
的
社
會
環

境
，
特
別
是
文
學
，
只
好
自
生
自
滅
。

說
起
︽
九
彎
十
八
拐
︾
的
命
名
，
相
信

靈
感
得
自
黃
春
明
當
年
反
對
建
雪
隧
。

有
關
他
堅
持
不
走
一
個
小
時
的
隧
道
，

從
台
北
走
北
宜
公
路
，
寧
願﹁
九
彎
十
八

拐﹂
，
走
三
個
小
時
，
沿
途
山
青
水
秀
，

興
之
所
至
，
還
可
停
駐
道
旁
，
從
山
頭
鳥

瞰
蘭
陽
平
原
，
甚
至
美
麗
的
海
灣
，
吃
農

家
菜
，
親
炙
大
自
然
。

︽
九
彎
十
八
拐
︾
創
刊
於

二○
○

五
年
，
迄
今
也
有
九

年
。︽

創
刊
詞
︾
對﹁
九
彎
十

八
拐﹂
另
有
一
番
新
演
繹
：

在
台
灣
當
讀
者
看
到
︽
九

彎
十
八
拐
︾
五
個
字
，
很
快

的
就
聯
想
到
我
們
宜
蘭
。
還

有
一
個
更
令
我
們
執
着
名
稱

的
原
因
是
，
它
是
含
有
哲
理

和
禪
思
靈
意
的
一
句
話
。
它

告
訴
我
們
，
做
人
、
做
事
、

做
學
問
都
一
樣
，
不
可
橫
衝
直
撞
，
不
可

意
氣
躁
急
，
須
有
耐
心
、
恆
心
、
毅
力
；

當
我
們
凡
事
遇
阻
，
碰
到
堅
硬
的
岩
壁
，

拐
彎
另
覓
通
路
，
如
遇
深
谷
，
繞
個
大
圈

再
覓
可
行
，
一
而
再
，
再
而
三
，
只
要
不

失
目
標
，
持
之
以
恆
，
覓
覓
尋
尋
，
欲
達

目
的
地
，
前
頭
必
定
有
很
多
阻
礙
與
干

擾
，
彎
彎
拐
拐
那
是
作
為
個
人
的
成
長
也

好
，
做
事
、
求
學
問
都
一
樣
，
那
是
必
然

的
考
驗
過
程
。
我
們
認
為
這
就
是
︽
九
彎

十
八
拐
︾
的
真
義
。

這
篇
創
刊
詞
富
有
哲
思
。

這
本
只
有
單
色
印
刷
的
雜
誌
，
只
有
三

十
六
頁
，
樸
實
無
華
，
每
期
封
面
都
是
春

明
的
詩
畫
作
品
。（

《
走
馬
台
灣
》
之
五
）

九彎十八拐

我
可
說
幾
近
無
間
斷
地
看
中
醫
，
因
工

作
積
聚
的
長
期
壓
力
、
日
常
食
物
的
毒
素
、

以
及
年
少
時
亂
吃
西
藥
所
抑
壓
下
去
的
毛
病

等
，
都
還
靠
中
藥
去
逐
層
分
段
排
清
。
我
也

會
偶
爾
生
病
，
有
時
不
明
就
裏
的
身
旁
人
就

更
振
振
有
辭
，
從
而
否
定﹁
中
藥
調
理﹂
的
效

果
︱
吃
這
麼
多
藥
，
還
不
是
病
？

現
在
每
次
發
病
的
時
候
，
反
應
很
快
，
如
有
輕

微
感
冒
，
要
不
是
頭
痛
和
咳
，
就
是
發
燒
。
別
人

眼
看
以
為
是
身
子
虛
弱
，
我
卻
深
知
不
然
。
身
體

的
強
力
反
應
只
是
對
病
菌
或
病
毒
的
抵
禦
跡
象
，

沒
有
什
麼
好
怕
。
有
時
甚
至
不
用
吃
藥
，
咳
數

天
，
多
休
息
便
自
然
康
復
了
。
但
同
事
一
見
你
又

要
請
假
，
就
覺
得
你
又
病
了
。
其
實
生
病
就
要
休

息
，
只
用
西
藥
去
喊
停
病
徵
，
然
後
勉
強
撐
下

去
，
不
單
對
身
體
無
益
，
更
是
自
殘
。

早
前
網
上
看
到
一
篇
︽112

歲
老
中
醫
的
臨
終

饋
贈
︾
的
文
章
，
有
不
少
養
生
貼
士
，
其
中
有
一

有
趣
說
法
：﹁
人
病
可
分
兩
種
：
一
是
經
絡
基
本

暢
通
但
氣
不
足
。
表
現
是
經
常
這
疼
那
疼
，
這
是

因
為
氣
不
足
，
而
產
生
了
虛
火
，
火
隨
着
經
絡
在

體
內
亂
竄
，
哪
兒
通
走
哪
兒
，
遇
到
一
個
地
方
堵

塞
了
，
這
個
地
方
就
疼
了
。
這
樣
的
人
吃
一
點
藥

物
就
會
立
即
見
效
。
二
是
經
絡
不
通
，
氣
也
就

無
處
存
身
。
表
現
在
外
表
看
不
出
有
什
麼
毛

病
，
但
一
旦
發
現
就
是
大
病
，
而
且
這
種
人
經
常

是
吃
什
麼
藥
都
見
效
慢
，
或
根
本
不
起
作
用
。﹂

現
代
人
很
多
時
候
就
是
後
者
。
我
聽
過
朋
友
說
，
練
了
氣

功
之
後
，
常
常
病
。
其
實
也
是
有
足
夠﹁
氣﹂
或
力
氣
去

病
，
身
體
才
有
你
見
到
的
反
應
。
太
太
說
在
巴
士
上
，
常
常

只
有
自
己
穿
上
很
多
衣
服
，
其
他
人
好
像
對
過
寒
的
冷
氣
感

覺
不
到
似
的
。
其
實
也
就
是
以
上
所
說
︱
因
為
經
絡
不

通
，
連
感
應
也
沒
有
了
；
寒
氣
不
斷
入
侵
，
自
己
還
懵
然
不

察
。所

以
小
病
頻
頻
不
是
問
題
，
問
題
是
怎
樣
處
理
和
看
待
。

而
不
生
病
也
不
代
表
絕
對
健
康
，
大
概
這
也
是
為
何
古
人
說

﹁
小
病
是
福﹂
︱
身
體
健
康
的
人
，
一
生
病
便
知
道
是
生

活
習
慣
出
了
問
題
，
就
要
休
息
，
或
審
視
一
下
自
己
的
起
居

飲
食
。
太
晚
睡
，
或
亂
吃
東
西
，
令
免
疫
力
降
低
了
，
病
才

有
機
可
乘
。
我
們
天
天
要
工
作
的
，
說
好
好
休
息
當
然
奢
侈

不
過
。
但
即
使
不
能
休
息
，
也
不
該
以
消
滅
身
體
訊
號
為
目

的
，
抑
壓
下
去
的
病
情
，
日
積
月
累
下
去
，
只
會
成
為
大

病
。 身體有病徵就是病？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香
港
原
創
舞
台
劇
︽
杜
老
誌
︾
的
三
位
主
角
，
梁

家
輝
、
謝
君
豪
、
劉
嘉
玲
未
鬥
演
技
先
鬥keep

fit

，

誓
要
以
最
瀟
灑
狀
態
上
台
。
其
實
舞
台
劇
演
出
與
台

下
觀
眾
保
持
距
離
，
又
沒
高
清
鏡
頭
近
攝
，
稍
稍
胖

一
分
半
分
根
本
沒
分
別
，
但
兩
王
一
后
就
是
這
樣
要

力
臻
完
美
，
暴
露
出
一
份
鬥
心
，
台
上
演
出
怎
會
不
精

彩
。老

香
港
對
杜
老
誌
夜
總
會
都
有
印
象
，
是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香
港
著
名
的
銷
金
窟
，
據
說
舞
小
姐
艷
絕
全
城
。

﹁
杜
老
誌﹂
三
字
成
為
很
多
男
人
奮
發
拚
搏
的
推
動
力
，

目
標
是
登
上
杜
老
誌
熟
客
榜
，
守
門
口
穿
紅
彤
彤
制
服
的

印
度
人
，
遠
遠
見
到
身
影
，
已
拉
開
大
門
恭
候
大
駕
，
大

大
聲
招
呼
：﹁×

老
闆
、×
爺
、×

少
，
歡
迎
！
歡

迎
！﹂
舞
小
姐
投
懷
送
抱
，
群
鶯
亂
舞
，
因
知
熟
客
出
手

闊
，
打
賞
多
。

別
以
為
劉
嘉
玲
是
飾
演
類
似
金
大
班
的
角
色
，
角
色
能

吸
引
劉
嘉
玲
心
動
，
十
四
年
後
再
演
舞
台
劇
，
因
為
是
演

為
保
亡
夫
遺
產
不
惜
一
切
的
廠
家
遺
孀
。
謝
君
豪
演
股
壇

狙
擊
手
，
梁
家
輝
是
銀
行
企
業
家
。
故
事
以
杜
老
誌
做
背

景
，
透
過
紙
醉
金
迷
、
聲
色
犬
馬
見
證
香
港
如
何
在
風
雨

飄
搖
的
時
代
享
受
經
濟
起
飛
的
成
果
、
發
展
成
今
時
今
日

的
國
際
大
都
會
的
傳
奇
故
事
，
百
分
百
港
式
地
道
。

幕
前
陣
容
A
級
，
幕
後
班
底
同
樣
A
級
。
監
製
梁
李
少

霞
，
導
演
是
眾
多
藝
人
的
戲
劇
師
傅
毛
俊
輝
，
年
輕
有
為

的
莊
梅
岩
任
編
劇
，
金
牌
美
指
張
叔
平
任
美
術
及
服
裝
指

導
，
著
名
音
樂
家
高
世
章
任
音
樂
總
監
。

二
十
場
門
券
已
經
售
罄
，
即
時
加
開
六
場
，
三
位
主
角

得
知
票
房
爆
紅
，
十
分
興
奮
。
嘉
玲
說
：﹁
我
向
來
快
人

快
語
，
梁
太
和
毛Sir

一
問
我
便
即
時
答
應
。
有
時
梁
朝
偉

會
提
醒
我
，
凡
事
應
先
考
慮
清
楚
，
不
過
他
很
支
持
我
接

演
此
劇
，
到
時
會
來
捧
場
。﹂

演
舞
台
劇
酬
勞
不
高
，
梁
家
輝
純
為
過
戲
癮
接
演
︽
杜
老
誌
︾
，

所
以﹁
演
完
馬
上
飛
內
地
拍
戲
，
幫
補
一
下﹂
，
家
輝
笑
說
。

謝
君
豪
請
私
人
教
練
健
身
，
身
形
很fit

，
還
將
教
練
介
紹
給
我
，

但
現
要
應
導
演
要
求
增
肥
十
磅
。
長
期
在
內
地
演
出
的
他
，
很
期
待

站
在
香
港
的
舞
台
演
出
，
如
今
如
願
以
償
。

三
位
主
角
站
在
一
起
，
有
懾
人
的
氣
勢
，
未
上
台
已
戲
味
十
足
。

劉嘉玲梁家輝謝君豪鬥演技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剛
欣
賞
完
電
影
︽
竊
聽
風
雲3

︾
，
飾
演

倔
強
圍
村
女
生
的
周
迅
戲
份
雖
少
，
但
卻
憑

着
卓
越
的
演
技
而
令
人
印
象
難
忘
。

天
命
算
不
上
是
周
小
姐
的﹁
粉
絲﹂
，
不

過
由
於
助
手
對
之
情
有
獨
鍾
，
所
以
她
的
電

影
不
論
是
為
港
人
熟
悉
的
︽
如
果
．
愛
︾
及

︽
畫
皮
︾
、
大
製
作
︽
夜
宴
︾
，
還
是
小
品

︽
抹
茶
之
戀
味
︾
及
香
港
人
較
陌
生
的
︽
李
米

的
猜
想
︾
，
我
都
有
機
會
欣
賞
過
，
每
每
被
其

演
技
所
吸
引
。
記
得
數
年
前
，
剛
巧
在
電
視
上

看
到
她
的
一
個
深
度
訪
問
，
當
中
周
迅
談
及
她

與
當
時
男
友
在
香
港
中
央
圖
書
館
附
近
談
情
的

經
過
，
更
令
我
覺
得
她
特
別
享
受
戀
愛
，
且
又

敢
作
敢
為
，
敢
愛
敢
恨
，
腦
海
中
對
她
的
印

象
，
頓
時
又
深
刻
了
幾
分
。

助
手
近
日
聽
我
對
周
小
姐
讚
口
不
絕
，
立
刻

送
上
其
八
字
，
希
望
得
知
更
多
關
於
這
位
偶
像

的﹁
未
來
動
向﹂
：
如
果
網
上
的
出
生
日
期
沒

錯
的
話
，
周
迅
於
壬
辰
日
出
生
，
八
字
屬
魁
罡

格
，
性
格
必
為
剛
強
之
人
，
月
令
十
神
為
七

殺
，
更
進
一
步
加
強
其
內
心
不
易
妥
協
的
性

情
，
也
印
證
她
給
我
留
下
的
那
種
敢
作
敢
為
的
印
象
。

周
迅
八
字
天
干
透
兩
個
食
神
星
，
命
格
得
甲
木
制
煞
，
外

表
也
因
此
而
流
露
一
種
聰
明
靈
秀
的
吸
引
力
，
藝
術
才
華
也

易
得
大
眾
認
同
，
難
怪
可
以
名
利
雙
收
。
美
中
不
足
的
地

方
，
乃
月
支
與
日
支
相
沖
，
令
八
字
的
夫
妻
宮
出
現
破
損
，

所
以
周
迅
的
感
情
生
活
，
注
定
在
人
生
較
早
的
階
段
波
折
較

多
。除

了
沖
夫
妻
宮
外
，
周
迅
的
八
字
就
算
不
計
出
生
時
辰
，

已
包
含
三
個
食
神
星
，
此
星
雖
然
對
從
事
演
藝
事
業
者
有

利
，
但
由
於
它
亦
有
克
制
夫
星
的
特
性
，
所
以
女
命
食
神

多
，
難
免
容
易
婚
姻
不
美
。
其
實
就
算
不
以
五
行
的
關
係
而

論
，
單
以
性
格
去
推
想
，
也
不
難
預
計
出
相
關
的
人
生
趨

勢
：
食
神
星
多
的
人
感
性
且
喜
歡
戀
愛
，
但
往
往
又
有
想
得

太
多
太
遠
的
傾
向
，
自
然
容
易
影
響
婚
姻
︱
︱
向
好
的
一
面

想
，
若
能
改
掉
性
格
中
的
缺
點
，
自
然
能
改
善
這
種
命
定
的

傾
向
！ 替偶像算命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從上海虹橋機場落地，隔壁就是虹橋高鐵站，
距發往寧波的動車還有三個鐘頭，我偕阿明出站
蹓躂，正好有一公交車站，看指示牌，5路車駛出
第三站便是「七寶站」，驀然想起七寶乃上海着
名的千年古鎮，不禁大喜，我倆隨即登上一輛巴
士，10分鐘就到七寶老街了。
這裡是上海西南隅的閔行區，七寶古鎮就在鬧
市中心，可謂難得的「城中之鎮」。迎面是一座
高大雄偉的石牌坊，正面書有「七寶老街」四
字，背面則是「北宋遺存」，石柱上鐫刻一首七
絕：「長街還帶宋時雨，小巷猶聽大明鐘。飛紗
十里接蒲溪，市聲千年唱金雞」。
舉目前望，一條數十米寬的河流橫貫古鎮，這
河叫「蒲匯塘」，河上有幾座石拱橋，分別是康
樂橋、七寶塘橋、安平橋，經歷數百年風雨滄桑
了。兩岸綠樹成蔭，古色古香的吊腳樓、牌樓、
戲台和民宅沿河排開，不時有畫舫徐徐划過，一
派江南水鄉的韻致。
七寶古鎮保存着北宋的格局，主要商業街不是
沿河平行，而是與河垂直，呈現出「非」字形結
構。最誘人的當然是南北兩大街了，北街以古
玩、字畫和旅遊工藝品為主，南街則集中了各色
地方小吃，使這裡成為滬上居民「發思古之幽
情」和休閒、購物、解饞的好去處。
走進寬不足兩米、青石板鋪就的狹長南街，真
是人流如織接踵摩肩。滿街咕嘟嘟煮的、嗤啦啦
煎的，鍋鏟與銅勺噹噹的響着、香味與煙霧裊裊
地飄着……端的是活色生香，教人饞涎欲滴。節
次鱗比的店舖高懸着五顏六色的匾牌旗旛：海棠
糕、七寶方糕、老街湯圓、七寶豆腐花、莊記老
鴨湯、千里香豆乾、酒釀糟肉、白切羊肉、七寶
羊肉、熏癩蛤蟆和農家鹵蛋、拆蹄、糟魚、糰
子、粽子等等等等，令人眼花繚亂，堪稱江南最

繁華的美食一條街了。
街上有好幾家七寶羊肉舖子，據說這是從清宮
裡傳出來的「御膳」，乃慈禧太后的最愛，它精
選上好的羊肉，加冰糖、西洋參、紅棗和上等醬
油，小火燜製四五個鐘頭而成，乃是享譽滬上的
佳餚，阿明買了一小碗，果然質地軟嫩、甜香如
蜜，非常好吃。七寶糟肉則是申城酒釀糟肉中的
精品，它一改傳統的浸糟鹵製法，採用糯米加甜
酒藥糟製，保持了豬肉的鮮嫩和米酒的香醇，一
聞就知道美味無比了。
我們買了幾塊七寶方糕，味道不錯，說起這點

心還有一段來歷呢：宋代大文人范仲淹小時居住
江蘇吳縣（今蘇州），家境貧寒，一日三餐全吃
粥。冬夜讀書前他刻意把粥倒在盤中凍成冰，然
後割成塊狀，餓時就吃一塊。其同窗好友石海卿
得知後心生同情，便叫人用糯米粉加糖如法炮
製，做成「糯米方糕」，天天送給范仲淹吃，直
到范中舉，七寶方糕就按此模式傳承下來，含
「祝君高昇」之意。
忽然，一幅「南翔小

籠」的黑底金字招牌令
我眼睛一亮——這正是
我心儀的美食！披着白
毛巾的老夥計笑臉相
迎，我倆沿狹窄的木樓
梯上樓，在臨窗的木椅
上坐定，轉頭下望，
嚯，滿街的店舖前人頭
攢動香霧繚繞！放眼看
去，兩旁均為二層明清
建築，紅牆黑瓦、白木
門窗，令人感覺彷彿
「穿越」到了千百年前

的繁盛江南。
我們要的兩籠小籠包很快端了上來，一嚐，果
然皮薄、肉嫩、汁多、味鮮，正宗的南翔小籠味
道，餛飩也做得地道。兩籠包子很快吃完，阿明
見我尚未過癮，又要了兩籠。趁夥計上樓送餐間
隙，我問他「七寶老街」的來歷，這位五十開外
的夥計如數家珍道：「七寶形成於漢朝，宋時發
展壯大，到明清時期越發鼎盛，至今有一千多年
歷史嘍。」
「這『七寶』究竟什麼涵義？」我追問。
「阿拉這個古鎮，歷史上有玉筷、玉斧、神
樹、金雞、汆來鐘、飛來佛、金字蓮花經等七件
寶物，七寶因此得名。如今滄海桑田，七件寶不
可尋嘍，也許這是古人演繹的神話傳說吧……」
步出南街，漫遊古鎮，見有鐘樓廣場、蒲溪廣
場、古戲院等文化活動場所和醬菜園、典當行、
釀酒舖、微雕館、書翰館、蟋蟀館、棉紡織館、
世界級雕塑大師張充仁紀念館等人文景點。走進
棉紡織館，館內展出中國古代紡織品的植、收、
紡、織、染全過程，再現了七寶當年昌盛的棉紡
織業。裡面還擺有一個「喜堂」，重現了古代上
海的婚俗場景，並歡迎遊客參與模擬婚禮活動。
沿街還有不少老行當——鐵匠舖、銅匠舖、竹器
坊、圓木舖等，令人懷念祖輩那些逝去的歲月。
北街還有一個七寶書場，據聞乃上海灘最具韻

味的老茶館之一，每天中午至下午兩點半都有專
場說書，門票三元還包含茶水。七寶鎮還是上海
皮影的發源地，古鎮居民喜歡滬劇和評彈，聽說
七寶寺古戲園裡常能聽到鼓樂絲絃下的吳儂軟
語。我很想聆聽正宗的海味說書和滬劇評彈，因
時間關係未能如願，留下些許遺憾。
七寶老街不收門票，吸引很多遊客和美食愛好

者慕名而來，我發現，其中多半還是上海市民。
在這裡，盡可滿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古鎮簡
直就是一個齊聚人文淵源的「大觀園」了。
離開老街，回望古鎮中央廣場高高懸掛的大紅

燈籠和中國結，回味那些獨具魅力的海派風情和
特色小吃，大有意猶未盡之感。歸途中，阿明手
機上網，唸出一段文字：「如今我國真正的『宋
街遺存』，除了安徽黃山的屯溪老街，只有上海
七寶老街了。七寶古鎮曾是商賈雲集的繁華之
地，漫長歲月中又凝聚深厚的文化底蘊，使它成
為上海本幫文化發祥地之一。」
驀然想起著名報人趙超構（林放）先生「十年
上海看浦東，百年上海看外灘，千年上海看七
寶」的話，我感慨道：「在繁華的國際大都會上
海，能有這麼一個集觀光、美食於一身的古老街
市供人們休閒娛樂，實乃上海人的幸運啊！」阿
明點頭笑曰：「都市藏古鎮，老街聚遊客，滬人
有福耶！」

千年上海看七寶

百
家
廊

馬
承
鈞

走
在
路
上
，
你
有
留
意

過
一
根
根
的
電
線
杆
嗎
？

如
今
的
電
線
杆
，
都
是
水

泥
做
的
。
有
些
地
方
，
電

線
杆
根
本
就
看
不
到
，
因

為
都
把
電
線
埋
到
地
下
去
了
。

小
時
候
的
電
線
杆
，
是
木
頭
做

的
。
記
得
那
時
生
活
在
調
景

嶺
，
起
先
都
是
點
油
燈
，
沒
有

電
視
，
只
有
收
音
機
。
後
來
有

電
燈
了
，
也
有
了
電
話
和
電

視
，
那
時
架
在
山
上
和
路
上

的
，
就
是
一
根
根
的
電
線
杆
。

沒
有
電
線
杆
的
話
，
就
不
可
能

有
電
和
電
相
關
的
用
品
。

從
木
頭
到
水
泥
的
電
線
杆
，

更
發
展
到
高
高
的
鋼
架
子
，
那

就
是
高
壓
電
的
時
代
了
。
現
在

常
常
行
山
的
人
，
都
會
看
到
那

些
高
壓
電
塔
。
好
看
嗎
？
有
人
說
破
壞
了

景
觀
。
但
如
果
沒
有
這
些
高
壓
電
塔
，
電

就
不
能
傳
送
到
偏
遠
的
地
方
了
。
所
以
，

你
要
電
，
還
是
不
要
電
線
杆
？

有
句
俏
皮
的
歇
後
語
說
：
電
線
杆
上
綁

雞
毛
︱
好
大
的
撣
︵
膽
︶
子
。
如
果
不

指
出
那
個
諧
音
字
是
撣
，
光
說
電
線
杆
上

綁
雞
毛
，
好
大
的
膽
子
，
你
會
想
到
什

麼
？
因
為
現
在
別
說
買
雞
毛
撣
子
，
想
看

看
雞
毛
撣
子
已
經
不
容
易
，
哪
像
我
們
小

時
候
，
家
裡
一
定
備
有
雞
毛
撣
子
，
除
了

用
來
掃
灰
塵
之
外
，
小
孩
不
聽
話
或
是
考

試
成
績
不
好
，
都
會
挨
上
一
兩
頓
雞
毛
撣

子
的
打
。

最
初
我
看
到
這
句
話
時
，
以
為
是
要
到

電
線
杆
上
掛
雞
毛
，
很
容
易
被
電
到
，
所

以
認
為
那
是
膽
子
大
的
人
才
敢
做
的
事
。

原
來
不
是
的
，
是
用
撣
子
的
諧
音
。
但
我

覺
得
奇
怪
的
是
，
電
線
杆
那
麼
高
，
把
雞

毛
綁
在
上
面
，
怎
麼
會
顯
得
很
大
呢
？
應

該
是
撣
子
小
，
也
就
是
膽
子
小
才
對
吧
？

反
而
不
用
諧
音
字
的
撣
子
的
話
，
要
爬
上

高
壓
電
的
電
線
杆
上
掛
雞
毛
，
那
才
是

真
真
正
正
的
膽
子
大
哩
。

電線杆 隨想
國
興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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